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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民风】德国人的百年备用零件
朋友从国内来德国，大家一起去新天鹅堡看风景。途中遇到大雨，雨水打在车窗上，路都有些看不清了。朋友惊讶的是，这么大的雨，高速公路上却没什么积水，车照开。就这样，大家的话题集中在德国先进的排水系统上，有人提到了青岛，其发达的排水系统是德国人在一百多年前的手笔。 

1898年，德国人登陆青岛时，按照当时欧洲最先进的城市规划理念，设计了青岛的城市规划，而先进的排水系统仅是规划的一部分。德国人在青岛建造的下水道，当时是根据二、三十万人口的小城市设计的，全长80公里，有些地方甚至可以开车，管道落差非常大，竟有6级台阶，这套排水系统历经百年沧桑，让青岛避免了多次水淹。 

朋友还提到一件事。前两年，青岛市政府某部门发现德国人修建的下水道里有一个零件坏了，而在国内又找不到合适的替换。于是市政府就跟德国大使馆联系，希望他们能提供可替换的零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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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德国大使馆不但找到了原来修下水道的公司，而且该公司拿出百多年前的图纸，告诉说：在那个坏掉的零部件附近的什么位置上，往里挖一点儿，就可以找到当年存放的一包备用零件，其中就有正需要的那个零件。青岛市政府依言果真找到了那包零件，一安装，正合适。 

这个故事让大家感慨：德国人产品保证质量，做事踏实严谨，很多公司历经百年而不倒。想起国内的“楼脆脆”、地沟油、毒奶粉……诚信是上天赋予人类的品德，遵循其行事，才会受到上天的眷顾。（文／黄天辰）
【深思明鉴】  为何会“啥也不信”

人出生后，啥都会信，这大概就是孩子跟啥人学啥样的原因之一吧。 

在外国，很少遇到啥也不信的人，而在中国大陆这样的人却比比皆是，为什么呢？当人被骗怕了的时候，才会啥也不信。

世界上哪个国家都有人说谎，但是，在许多国家，整个社会的机制是以诚信为基础的，“讲信用”也是一个人能够长期立足社会的资本。

在中华传统文化中，道家讲真，佛家讲出家人不打诳语，儒家重“信”，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如果人没有信用，不知道他还能做什么。

治理国家的道理何尝不是如此。
孔子的学生子贡曾向老师请教治国的办法。孔子说：“一是让老百姓丰衣足食；二是国家拥有强大的军队；三是取得臣民的信任。”子贡问：“如果迫不得已要去掉一条，应该先去掉哪一条？”
孔子说：“去掉军队。”子贡又问：“如果再去掉一条呢？”孔子答：“去掉衣食，宁可不得足食，也要保住信用。如果得不到臣民的信任，国家迟早要灭亡。”

在中共社会，人们在政治斗争中，为了符合“党”的要求、避免自己成为被运动打击的对象，不断跟着“党”说谎，跟着喊“超英赶美”、“亩产万斤”、“一片形势大好”。谎言成为社会的“立国之本”，说谎成为人们在社会上生存的基本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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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即使如此，追随“党”的结果最终都是悲剧。中共骗爱国青年奔延安，骗志愿军奔朝鲜，骗知识分子说真话……结果这些人却被杀戮；今天工人失业，农民失地，社会道德下滑失去了底线，人与人之间极度不信任。中共暴力和欺骗的“假恶斗”本质，造就了一个“啥也不信”的社会。我们只有从自身做起，了解真相，回归中华传统文化，才有望重拾一个祥和美好的世界。
【心灵故事】大姐，见到你我就恶不起来
这酒店在我们这很有名。大堂经理让一个服务员带了我一天，第二天我就正式负责一个房间了。

在这里各色人物都能遇到。一次来了一帮人，十好几个，进房间就大喊大叫。有的喊擦凳子，有的喊倒水，有的喊把空调拉到最低。以前听其他服务员讲过，最难伺候的就是这些黑道人物，稍不顺心，就连喊带骂，有些还故意说些流氓话来侮辱人。 

我稳住心，不怯不惧，心想：到这个房间来的都是我的有缘人，我一定能使这个环境变好。 

为首的是个黑脸大汉，他说：服务员去拿几个火机来。我说：“对不起，我们酒店不提供火机。”他哼了一声说：“去给你们的经理说，就说老三要火机，让他给我们几个一人送一个来。”大堂经理在服务台，我去问她：“老三是谁？他打着他的旗号要火机呢？”经理二话不说，赶忙拿了一把火机，还说：“你要小心伺候这帮人，可别惹着他们。” 

我进屋，把火机一人放一个到他们跟前。老三说：“你认识我不认识？”我说：“不认识。”他又说：“你听没听说过老三？”我说：“没听说过。”他问得盛气凌人，但我的心异常平静。他白了我一眼，想发作，没有发作出来，就说“点菜”。

我拿着“点菜宝”随着他说的按。他点了很多高档菜，都是荤的。看样子还要不停地往下点，我就说：“荤的太多了，该够了，来个素的吧。”

他看了我一眼，想想了说：“哪有服务员阻止客人高消费的？是我要的越多、你得的奖金越少不是？”其他几个人开始帮腔说坏话。我说：“不是，有钱也不能这样点啊。再说吃几个素的配合一下，吃起来不腻，不是挺好吗？”老三歪着头说：“你还别说，这话放到别人嘴里，说不准，我就大嘴巴子扇上了。但是我能听得出来，你是真为俺哥们儿好。那就听你的，点几个素的。” 

吃了一会儿，老三问我：“你怕恶人不怕？”我说：“不怕。”老三说：“你看俺几个恶不恶？”我说：“不恶啊，这不都挺好的吗？”

老三放下筷子很无奈地说：“哥几个，我今儿怎么恶不起来了？看到这大姐就觉得人家是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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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三又说：大姐，你说善好，还是恶好？我说：“当然是善好。不但善好，真善忍放到一起更好。”其中一个说：真善忍，那不是法轮功吗？你炼法轮功？！我说：“是，我就是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人的。”老三说：“怪不得这么好！原来是炼法轮功的，法轮功就是好！” 

他们的话题又转到了算命上，几人抬起杠来。老三见状说：“别争了，咱看人家法轮功怎么看这个问题的。大姐，你说算命的可信不可信？”我说：“算命的肯定有他的道理，不然怎么能传下来这么多年？但是真人不露面，街上摆摊的只是懂个皮毛。我劝大家别算命，为什么呢？有一句大实话叫作‘算出好事来不到，算的坏了吓一跳’”。几个人都大笑起来：“还别说，真是这么回事。” 

我又说：“其实预言也好，算命的也好，传下来几千年，都是为了惊醒今天的世人，让人们在末法末劫时能清醒的认识救命的大法。”于是我随着他们的提问，讲了法轮功真相。老三说：“哥几个，咱明人不做暗事，这法轮功可真好。咱不炼是咱的，人家炼是人家的。以后遇到法轮功，咱只有帮的份儿，最起码不能干对不起法轮功的事。”那几个说：“三哥这样说，我们都记住了。”一个说：“三哥，这就是我服你的地方，做什么事明明白白。”

在酒店，只要我的工作做完，就去帮别人，和同事相处得非常好。有个服务员跟我说：“姐，你怎么这么好？对谁都这么好。”有的说：“姐，你使用的什么护肤霜？显得这么年轻。”有的说：“姐，你的精神头怎么这么足？没见你说过累。”我告诉她们法轮功是性命双修的功法，走的是一条返本归真的路，去掉不好的执着后，人自然会精力充沛。 

酒店（总公司）有不收法轮功学员的规定，可是当大家都知道我修炼法轮功时，没有一个人喧嚷的。大堂经理不止一次说：“这炼法轮功的怎么这么好！看来总公司的规定是错的。”（节选自2012年明慧网第九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
【史海钩沉】 1946，八路军的骗术与毒招
文／路志高

我家住在沈阳北大营西南的耶什牛录村。“北大营”是大帅张作霖、少帅张学良屯兵的营盘，“九一八事变”日本人首先攻打的就是这个地方。因此，北大营非常著名。

“耶什牛录”是满语的译音，什么意思我不懂。依稀记得长辈们说过，“牛录”是老祖宗努尔哈赤的牧场和训练骑兵的场地，在辽宁省一共有72处。

我们村是一片一坦平洋的肥沃的黑土地。我的父亲虽然只有初小文化程度，但通过辛苦劳作，勤俭持家，到我读小学时，家里已有50亩土地了。

父亲一个人种这么多地，忙不过来，便雇了一个长工，我们叫他孙叔叔。孙叔叔是个种田能手，非常勤快，待人也很诚恳，我父亲很喜欢他，把他当作亲兄弟。每年除了一份丰厚的工资，还送他许多粮食、鱼肉、衣物。两家住得很近，孙叔叔家里缺什么，到我家来拿就是，亲密得像一家人一样。

我7岁那年，初夏的一天，父亲叫我到菜园拔草。拔完草，我便爬到一棵树上乘凉。过了一会儿，突然看见孙叔叔的两个孩子——5岁的女孩和3岁的男孩，掉到池塘里去了。我吓得大叫：“爹爹，孙叔叔的孩子掉到池塘里去了！”父亲听到喊声，赶忙跑过去，跳进池塘，把两个孩子捞上来……

这是神的安排，当时孙叔叔和婶婶都不在附近，如果我没看见，父亲不去救，两个孩子肯定会淹死。

我在耶什牛录村的初级小学读书，1946年读四年级，是这个小学年龄最大的班。记得是刚过年不久，寒假后开学的第三天，学校里来了一位高岗部队的宣传员。高岗当时很著名，是八路军的首领，号称共产党的“东北王”。这位宣传员到课堂里来，声音亲切地对我们说：

“小朋友们，现在日本投降了，中央军就会到来。我们请你们去欢迎中央军，好不好？”

同学们都齐声响亮地回答：“好！”

宣传员听了我们的回答，眉开眼笑，接着说：

“今天星期六，下周星期一，我们请你们免费乘火车，到××（地名忘了）地方去。我们还准备了好多好吃的，请你们吃。到了那里，吃过午饭，我们会发给每位小朋友两面小旗子。你们排着队，站在铁路旁。火车开过来，中央军下车时，你们就挥舞小旗子，齐声欢呼‘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好不好？”

同学们都大声回答：“好！”

“你们要穿上最漂亮的新衣服来啊！”

“好！”同学们又是齐声回答。

宣传员说完后，跟“级任老师（即班主任）”交代几句，挥挥手就走了。

下课后，同学们都很兴奋。许多同学都没有乘过火车，这回可以实现愿望了。有些同学叽叽喳喳议论，共产党、八路军真好，给我们免费乘火车，还有好多好吃的东西呢……

放学回到家里，正想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父母。一看，父亲锁着眉头，心事重重地坐在那里发呆。

父亲见我回家，便严肃地叫我：“志高，过来。”

我提心吊胆，小心翼翼地走过去，心想，我并没有犯什么事呀！

“从现在起，你就呆在家，不准出二门。如果听到有客人来，马上睡到床上，把被子蒙着，装病。”

我心里想，真是奇怪，怎么没病叫我装病呢？但父命难违，只好乖乖地答应。

我放下书包，走到厨房里，母亲悄悄对我说：“刚才孙叔叔来过，与你爹唠了半天，大约是为你的事。你一定要听话，这不是好玩的。”

看到父母这样严肃认真的态度，我知道发生了“很重要”的大事。我向来是个听话的乖孩子，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父母都很疼爱我。从家里紧张的气氛来看，我更应该听话。于是，我就呆在房间里，连前院都不去。

吃晚饭时，父亲对母亲说：“我刚才去丁医师那里拣了两副中药，开了病假证明，明天再送到级任老师那里去。”母亲问：“你拣的中药呢？”

“扔到粪坑里去了，又不是真病。”父亲回答。

就这样，我二门不出，在家里呆了三天。我好羡慕我的同学，他们乘火车、又有好吃的，大家在一起，有说有笑，真好玩……

到第三天（星期二）晚上，吃过晚饭，父母关上房门，才轻言细语地把事情的经过告诉我。

原来，孙叔叔是共产党员。他们游击队和八路军在一起开会，决定利用小学生组成欢迎队伍，去××地方欢迎从葫芦岛乘火车过来的国军（52军从缅甸乘海轮到福州，再从福州乘海轮到葫芦岛，登陆后各师、团乘火车去各自的目的地），八路军就埋伏在铁路旁的山坡上，趁国军不备，打他个措手不及！

孙叔叔听到“首长”这样说，倒吸一口冷气，想：这么多孩子，你们事前不交代，枪炮子弹打过来，孩子们怎么办？但孙叔叔不敢吱声，因为这是“首长”的“妙计”和“决定”，谁反对，谁遭殃！

开完会回家，孙叔叔急得一宿没睡着。刚闭上眼，路志高父子俩就站在眼前。三年前，不是这两个救命恩人，我家两个孩子早已淹死了……但是，一旦泄密，要掉脑袋啊……孙叔叔翻来覆去想了整整一宿，最后，“人性”战胜了“党性”，决定将真实情况告诉我父亲，并给我们出了主意：装病！

父亲脸色凝重地说：“星期一晚上，你们班的同学和老师，一个都没有回来。今天星期二，孙叔叔告诉我，已传来消息，所有的师生全部被打死了。”

我听了，想到我活蹦乱跳的小伙伴、好朋友，急忙问父亲：“铁蛋呢，锁柱呢，嘎子呢？”

父亲含着眼泪，叹口气，摇摇头说：“唉！一个也没有回来。”

当天晚上，母亲给我捆好一包衣物，父亲骑着单车，趁着朦胧的月色映照着残雪，载着我到十里路之外的火车站，然后乘火车，把我送到三百里路以外的亲戚家。就是那个清冷的夜晚，10岁的我，永别了故乡，那一片肥沃的、醉人的黑土地。

据后来父亲告诉我，传来的消息说：小学生列队站在铁路旁，每人手里拿着两面小旗子，一面是“青天白日”的国民党旗，一面是“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看见国军的列车开过来，他们便载歌载舞，摇旗呐喊，欢迎国军。看到天真烂漫、“祖国的花朵”热烈欢迎，国军非常感动，便放松了警惕，下车来与小朋友握手……这时，埋伏在铁路旁山坡上的八路军便开枪射击，机关枪、步枪、手榴弹纷纷从天而降……国军虽然损失惨重，但毕竟是久经沙场的军人，马上卧倒，利用车厢作掩护，进行还击……小朋友们和老师毫无思想准备，第一阵枪林弹雨横扫过来时，已打死了许多；没有打死的，也不知卧倒，乱哄哄地到处跑，结果，全部被不长眼睛的枪炮子弹打死了……

八路军是“打了胜仗”。向上级报捷请功时，他们会写上“歼灭国军多少多少”；但是，他们绝对不会报告，“同时歼灭了多少小学师生”。

后来，许多村庄死了孩子的家长会面，互相谈论，才发现这次“选拔”去欢迎国军的，全是各个“牛录”的小学生，因为，“牛录”村住的全是满族人，比较分散，联系较少。八路军“首长”设计时，已周密地算计这批小学生有去无回，如果其中有汉人，家长就会告诉外地的亲戚朋友。汉人有在南京做官的，有在海外的……这个惨无人道的消息传开，就会“败坏”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声誉。满族人到底封闭一些，很少有外地的亲戚朋友，走漏消息的机会少得多……从这一设计要素来看，“利用可爱的小天使引诱敌军”这个卑鄙、残忍的阴谋和骗局，是经过精心策划的。

同学们全打死了，我在家乡无法安身。因为，村民发现我后，会问：“怎么路志高没去？他怎么活下来了？”……疑问很快会集中在孙叔叔身上，那么孙叔叔家和我家，都会遭到灭门之祸。杀人不眨眼的共产党和八路军，不会放过我们两家的……

于是，父亲偷偷把我送到远方的亲戚家。从此“路志高这个孩子，和他那班40个同学一样，在耶什牛录村永远销声匿迹了”。10岁的我，就这样凄凄惨惨被迫离乡背井，开始浪迹天涯。
注：作者先后辗转到北平、青岛、上海读书，在台湾最好的中学完成学业后，去欧洲深造，1966年被意大利BOLOGNA大学授予农业博士学位，后在加拿大农业部门任职，又任“联合国世界粮农组织”专员，一直定居加拿大。
“被杀害”的士兵与被打死的刘春玲
文／龙延
近日，维基解密网站公布的一份美国外交电文说，一名参与1989年“六四”屠杀的38军士兵透露，1989年6月4日，这名士兵与战友当时在天安门广场的东南隅朝空鸣枪示警，后来部队中传来消息，说有一百名士兵“失踪”，相信是遭学生们杀害。该部队迅速点查人数，确认少了一百人。

该名士兵与战友因此感到非常愤怒。当接到上级的“开枪”命令时，他们就启动机关枪朝人群扫射。只是在这一次行动中，就有过千平民死亡。尸体随即被士兵用汽油焚烧，然后被直升机运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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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令该名士兵无法想像的是，当时“被杀害”的一百名战友，后来又全部出现在部队中。他意识到自己被欺骗，他开枪杀害平民之后，感到非常痛苦。同年9月，该士兵回浙江农村家乡探亲时，向其母亲透露了这件事。该士兵在休假期间，其服役单位通过地方官员传达命令，严禁他对任何人谈及军中的事情。

其实，“欺骗和暴力”是中共迫害异己的一贯做法，连中共头目刘少奇也不能幸免。在迫害法轮功中，谎言更是铺天盖地，2001年1月23日中共在天安门广场导演的自焚伪案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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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邮报》记者到“自焚者”刘春玲家乡开封考察，发现刘春玲是个三陪女，那里没人见刘春玲练过法轮功。
将央视自焚录像慢镜头播放，人们发现许多漏洞，如：刘春玲不是被烧死，而是在现场被军警用重物击打头部致死（图）。
又如：央视称，刘思影做了气管切开手术。术后，人通过插管呼吸，气流不过声带，无法说话。但刘思影术后4天接受采访时说话底气十足，还对着麦克风唱歌！烧伤患者最怕细菌感染，央视记者却不穿隔离衣，用沾满细菌的话筒近距离采访。
还有：王进东的全身都烧黑了，两腿间的盛汽油的塑料雪碧瓶竟然在大火中完好无损。警察拎着灭火毯在王进东身后静静地站着，等他对着镜头喊完口号才盖上灭火毯。这到底是自焚还是演戏？

国际教育发展组织（IED）2001年8月14日在联合国会议上，就天安门自焚事件，强烈谴责中共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声明说：从录像分析表明,整个事件是政府一手导演的。中国代表团面对确凿的证据，没有辩辞。该声明已被联合国备案。
被杀害的士兵是假，被打死的刘春玲是真。目的都是为了煽动仇恨。维基解密中提到的士兵在事实面前发现被骗，而我们多少人还被蒙在鼓里呢？

找房与“四•二五”集体上访

我的一个亲戚，原来在一个非常不错的国企里工作，因为管理层的贪污，只见产品卖出，不见收益，渐渐地厂子黄了。这带来了一系列问题，最大的是住房，许多人都住在厂子的职工房里，只有居住权没有产权，本来在某区有一块地是留着给职工建房的，那几年也被领导给“卖”了。厂子黄了，整个要抵给别人，这些原职工住哪去？
为这事，他们一次次地上访，到市政府，到省里，后来上面答应集资建房，每平米按当时的市价收了钱，可是房子一盖就是四、五年，没有音信。

近日，亲戚打来电话说，他们的房子完工了，可是开发商要按现在的房价计算，每平米要添几百元，整个房子就要加几万元，有人去看了房子，许多地方偷工减料，有的房子已开裂、漏雨。
没有办法，他们又要上访，基本每户都去人，去了好几百人，几次后市里答应：房子的价格不变，其它就不管了。他们想着就认了吧，这样都高兴地回家了。谁想到，当晚公安局就来抓人，抓走了几个所谓的“头”，说是“干扰秩序”，这些人现在还在里头蹲着。总不能干看着这些人在里头呀，而且房子也没有着落，只好再上访，上边放出风来，再这样“闹”，就是搞政治了，就再抓一批人。他最后感叹说，可怎么办呀？！

这个亲戚以前不能理解为什么1999年4.25法轮功去了那么多人上访，不理解如果法轮功是好的，为什么还要被抓，他现在终于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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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他来讲，住房是个重大的问题，不公时自然就要去上访；对于法轮功学员，通过学大法身心健康，为国家节省了医药费，也为社会的道德回升做了很大贡献，而共产党却非法打压，法轮功学员是通过上访讲明真相、争取合法权利。
共产党为了威胁老百姓不找房，就抓人；当年它们也是这样在天津抓了许多法轮功学员，所以其他的学员才去北京上访。当时有一亿人炼法轮功，大家听说了，都想去，一凑不就是上万人吗？就和他们找房，一凑就是几百人一样。

亲戚在付出如此惨痛的代价后才终于明白了共产党的邪恶，明白了法轮功是好的、是被迫害的。

【文史漫谈】 共产魔教与中华国难
近年来，关于马克思的一些令人震惊的历史，正通过欧洲公开出版的大量史料源源不断地被学者们挖掘出来，引发了全球华人对共产主义本质及其真正起源的空前关注。

学者所发掘的资料中，最令人震惊的莫过于这样一个事实——马克思从青年时期就加入了欧洲臭名昭著的撒旦教，成为这个拜魔教的一名忠实信徒。撒旦是圣经所记载的恶魔，而人世间的撒旦教则是以这个恶魔为崇拜对象，以神为敌人，以破坏神的教诲、毁灭人性和人类为目的的一个邪教组织。

马克思早年本是一个基督徒，但由于不能坚守人类的道德理念，贪图享乐，放纵私欲，以致在欲望的深渊中越陷越深，无力自拔，最后彻底倒向魔教。马克思入魔教后，性情大变，写了很多侮蔑神和诅咒人类毁灭的诗句，其人性逐渐减弱，魔性越来越强，最后成为魔教的代言人。

马克思的诗中写到：

“地狱之气升起并充满我的头脑，直到我发疯、我的心完全变化。”

“一层外壳脱落了，我的众圣之圣已被迫离开，新的灵必须来进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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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真正的狂暴占有了我，我无法让这暴虐的鬼灵平静……”

“因此，我已失去天堂，我确知此事。我这曾经信仰上帝的灵魂，现已注定要下地狱。”（《苍白少女》）

“我年轻的双臂已充满力量，将以暴烈之势，握住并抓碎你——人类。黑暗中，无底地狱的裂口对你我同时张开，你将堕入去，我将大笑着尾随，并在你耳边低语：‘下来陪我吧，朋友！’”（《Oulanem》）
马克思喜欢复述哥德的《浮士德》中恶魔Mephistopheles的话：“一切存在都应该被毁灭。”一切——包括工人和那些为共产主义而战的人。

带着对神的仇恨和对全人类的诅咒，马克思写出了《共产党宣言》，这本被他自己所称为是“粪、污秽之书”的撒旦教魔经，使“共产主义的幽灵”（实质就是撒旦的幽灵）得以借着这个载体传遍全球，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以来，给人类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综观马克思的真实生平，马克思从来就不是一个无神论者，他的一生中贯穿了从信神转向信魔、从敬神转向恨神、从拯救人类转向毁灭人类，这样一条鲜明的线索。

现在看来，他所创立的无神论、唯物论，从来就不是为了什么人类的解放、建立所谓的人间天堂，而是撒旦魔通过其人间的代理人毁灭神的子民——人类的一个精心构造的骗局和陷阱，无神论邪说只是为了帮助撒旦魔与神作对，使人类不信神，致使道德迅速堕落，最终毁坏自身生存法则和生存环境，在社会系统的崩溃以及天谴中，被宇宙规律所淘汰。

由此不难理解，凡是共产魔教统治下的社会，为什么总是伴随着最深重的社会灾难和天灾人祸，因为邪灵附体的人必然道德败坏，不敬上天，反天、反地、反人类，与天地自然和人类社会无法协调共存。魔教泯灭人性，使人情冷漠，内部成员自相残杀，政治运动不断，战乱不已，因此魔教国家总是生灵涂炭，民不聊生，更由于其狂妄无知、战天斗地、破坏生态环境，也会引发严重的天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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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全球主要前共产国家都已经摆脱魔教的束缚，走向了民族的觉醒和复兴，而只有中国这样一个传承了古老文明的主要大国，还处在共产魔教的掌控之下，受其摧残。
中国人民从小到大一直被强迫学习共产主义魔教理论，被威逼利诱加入共产主义魔教组织（党、团、队），共产党员宣誓要为党做牺牲，把死亡称为牺牲，声称死后要去见马克思（“牺牲”在中国文化中就是祭祀用的牲畜），实质正是把自己的生命象待宰的猪羊一样献给魔鬼撒旦做祭品；共产党员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也就是最终要跟着马克思一起下地狱给撒旦魔陪葬。

马克思实为魔教代言人之本质的全面揭露，真相固然是令人震惊的。但是震惊之余，它也是中国人借此反思历史，认清共产党本质，从而摆脱共产幽灵，重建自己传统文化和国家体系的一次重大的历史时机。（文／李后主 有删节） 

【生命奥秘】
俄国研究报告：人死后“灵魂”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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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晨报》二零一二年十月三十日报道，一位学者找到了有力证据证明，人在心跳停止以后依然存在“灵魂”。这位学者表示，“当人的心跳停止，血液停止流动时，微管失去其量子状态，但存在于其中的量子信息不会被破坏，所以它们就在宇宙中传播散布。所以如果重症监护室的病人存活下来，他们多会讲述那‘一束白光’或者看到自己如何‘灵魂出窍’；如果病人去世，那么量子信息就会在不确定的期限内存在于肉体之外，即‘灵魂’。”

研究报告中指出，人的“灵魂”是较之常规神经元更为根本的某种东西。进行这项研究的医学教授认为，意识是一直存在宇宙中的。当人的心跳停止，人脑中所存储的信息不会随之消逝，而是继续在宇宙中扩散。根据这位学者的观点，这一理论可以解释很多经历过临床死亡的人回忆起自己在“深长的隧道里”或者看到“一束白光”这一现象。

美国神经外科教授亚历山大也曾在自己的著作《天堂的证明》一书中描述了自己的“阴间旅程”，“当时我处于昏迷状态，感觉自己在天堂，周围有蝴蝶飞舞还有一些类似于天使的物质。”

一九零六年美国马萨诸塞州州立医院麦克特嘉博士发现病人的死亡过程中，体重以每小时一盎司的速率递减，在病人断气的一剎那，体重突减四分之三盎司（排除病人死前挣扎的因素）。这篇论文发表在美国心灵研究协会的学术刊物上。一九一六年美国科学家卡特博士重复此实验，并用一种叫迪西亚宁染料染过的幕布观察正在死亡的人体，看到在病人死亡瞬间，有一如雾般的发光体自病人体内升起，映在幕布上，不久就变成和病人身体一样的形状缓缓漂浮起来，飞向窗边，神秘地消失，同时体重顿减四分之三盎司。

其实，李洪志先生在《转法轮》中清晰地揭示了人体生命之奥秘：“人死的时候，人体中的原子核怎么能够随便死掉呢？所以我们发现人死了，只不过是我们这层空间，这层最大的分子成份脱掉了；在另外空间里那个身体并没有毁掉。”“我们在高层次上看，人死了，元神不灭。元神怎么不灭呀？其实我们看到人死了之后，放到太平间里的那个人，它只不过是我们这个空间中的人体的细胞。内脏上、身体里边各个细胞组织，整个的一个人体，在这个空间中的细胞脱落下来了，而在另外空间比分子、原子、质子等成份更小的物质微粒的身体根本就没有死，它在另外的空间里，在微观下的空间中还存在着。”（文／书林）

【人物访谈】  西班牙律师的生命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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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卡洛斯，是一名律师，居住在西班牙的马德里。几个月前，我在马德里举办的全国健康博览会上认识了法轮大法。我被法轮功学员展现出的快乐、祥和与平静深深吸引了。

我的生活并没有太多的问题。但我的身体自我很年轻的时候就一直在受着病痛的缠绕。我曾经两度住院手术。第一次我患腹膜炎，但是由于医生的误诊致使我被迫紧急住院动手术，生命在生死之间，那时我20岁。第二次做手术是26岁，摘除了胆囊，因为里面积满了结石。从那时起，我的身体从来没有感觉舒适过，肠胃消化一直不好，而且从早到晚始终处于慢性而持久的疲劳状态中。

我开始对自然医学和边缘医学发生了兴趣，一直希望在那些天然产品和草药中获得身体的改善和体力的恢复。我也尝试过包括“辟谷”在内的各种不同的食疗方法。所有的这些练习，包括瑜伽功都没使我的身体明显好转。我希望能找到一种“神奇的方法”解决我的这些毛病。

当我接触法轮大法时，并不能完全理解那些与我自小接受的基督教教育所不同的事情，就像轮回、转生、来世等。但是，我发自内心最深处地对自己说，在这里我能找到真理。通过读《转法轮》，我一点一点地认识到，整个人类和宇宙的存在都在这个大法中得以展现，他远远地超过了现代科学的认识。法理解答了我一生的疑问，比如我们是谁？为了什么生活？等等。我的生命开始变得明朗。

一开始炼功，我就体验到我的能量在一点点扩大，身体感觉越来越好。多年的持续疲劳感一点点地减弱。我尝试过的各种产品、维生素和草药所没能达到的效果，却在修炼法轮大法的几个月中达到了。

在此之前，作为一名律师，我已习惯与那些在个人或工作上有问题的人打交道，我可以亲自体验到人类社会道德水准的大下滑，而我自己也是这样，以前为了个人利益和名誉一直在争在斗。虽然我有足够的钱来支撑我的家庭，但我总想挣更多的钱。当我第一遍读完《转法轮》后，我可以肯定，我不会再有意地苦苦追求这些物质利益了。现在，我就是想应该尽职尽责地做好我的本职工作。

我想目前这个世界比以前任何时期都更需要真、善、忍，他会给全世界、全人类带来和平、祥和与福分。我希望、也相信真、善、忍会被全人类所接受与遵循，这样，我们的世界会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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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介绍：法轮大法是佛家上乘性命双修的功法，以宇宙特性“真、善、忍”为指导原则，要求修炼者不断提高心性（道德水准），同时炼五套功法。经一亿人的修炼实践证明，法轮大法不但可以使人身体健康，道德升华，对稳定社会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正面作用。

“真善忍”信仰超越种族国界，至今已传遍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香港、澳门、台湾），吸引不同族裔的民众走入修炼，并受到世界各国的褒奖达上千项。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被翻译成30多种文字，在全球发行，并可在网络上免费下载。

用翻墙软件突破中共网络封锁，浏览“明慧网”（方法详见目录页），可了解更多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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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0年代后，共产国家纷纷解体。图为1989年柏林墙正被拆除。





图：马克思死后埋在伦敦的高门墓地（Highgate Cemetary），只有六人参加了其葬礼。高门墓地是伦敦地区的撒旦崇拜中心，许多崇拜魔鬼的黑色仪式在这个墓地举行。马克思是撒旦（魔鬼）教徒，其不敢承认，谎称自己是无神论者。


























图：秩序井然的四·二五上访民众








图：CCTV“自焚”镜头：1：灭火器喷射的同时，一只手臂抡起，猛击刘春玲头部  2：重物猛击刘的头部后被弹起  3：重物逆着灭火器喷射流飞向警察  4：一名身穿大衣的男子站在出手打击的方位，仍保持着一秒钟前用力打击的姿势。





图：中共军人六四凌晨在广场上转移和焚烧尸体（网络图片）





图：2003年5月，西班牙全国健康博览会在巴塞罗那举办，一批又一批参观者前来学习法轮功。





使用海外电子邮箱向以下地址发送一封邮件，内容任意，主题任意（不能空白），大约十分钟后会收到一个网页地址，打开网页后，请点击下方绿色Download按钮下载翻墙软件，双击下载的软件即可突破网络封锁。


索取自由门：freeget.one@gmail.com 


索取逍遥游：freeget.two@gmail.com


欢迎突破封锁浏览明慧网：www.minghui.org








图：每次中共“运动”都是全民“假恶斗”训练。图为文革某批斗会。








图：2005年卡洛斯接受媒体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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